
伴随一阵响亮的掌声，身穿

格子衬衫、手拿帆布包的莫言，

一袭黑色长裙、背着透明挎包的

王安忆，与一身黑色西服的陈思

和走向相辉堂舞台中央，在蓝紫

色星空般梦幻的背景下落座。

5月17日晚上，相辉堂北堂

座无虚席，莫言与王安忆、陈思

和共谈文学与舞台。

该活动开放报名后，不到一

分钟名额就被秒光，可谓“一票

难求”。傍晚，濛濛细雨中，相辉

堂前早已排起长队，参加活动的

师生捧着书，怀着热忱，陆续走

进会场，共赴与文学大师之约。

作为剧作家感觉挺幸福

“我面前这盆牡丹花像假花

一样，开得真漂亮，不过我能闻

到香气，应该是真花。”莫言的开

场白让观众忍俊不禁。

2019 年，莫言曾和作家余

华、苏童一起参观莎士比亚旧

居。站在莎士比亚的塑像前，莫

言立下誓言：“我用我的后半生，

要完成一个从小说家到剧作家

的转变”。

“我希望将来人们说我是一

个剧作家，这样的话，我就跟余

华和苏童这两个小说家区别开

来了。”莫言诙谐的讲述让相辉

堂内洋溢着笑声。

其实，莫言对戏剧钟情已

久，自称“话剧发烧友”。他整个

创作生涯的起点，是一部未发表

的六幕话剧《离婚》，写于上世纪

70年代末。二十年后，莫言延续

对话剧的热情，创作了《霸王别

姬》和《我们的荆轲》两部历史题

材的话剧剧本，在国内外均演出

过，叫好又叫座。

“我觉得作为一个剧作家，

坐在舞台下面，看着自己的剧

本，在舞台上由演员扮演，这种

感觉还是挺幸福的。”莫言从话

剧中尝到了甜头，近年创作了戏

曲文学剧本《锦衣》《高粱酒》等，

而他融入茂腔等戏曲元素的小

说《檀香刑》也被改编为歌剧。

莫言将于5月底或6月初出

版的新书《鳄鱼》，也是一部话剧

剧本。14年前，他就开始构思这

一剧本，“《鳄鱼》这个题材本身

是具有挑战性的，但我觉得我处

理的分寸还是把握得比较准

确。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它看

起来是一个反腐败题材的戏剧，

但是我想它的根本还在于写

人。我塑造的是一个复杂的、典

型的人物形象。”莫言介绍，这部

话剧打破了现实主义话剧的传

统，将梦幻的乃至魔幻的一些因

素融合进去，具有现代意识。

莫言的小说蜚声国际，而他

的话剧也正走向世界舞台，根据

长篇小说《蛙》改编的俄语话剧已

于今年4月在俄罗斯首演，受到

海外观众欢迎。莫言在《蛙》中创

造性地采用“书信体+话剧”的特

殊结构，将一部九幕话剧作为全

书的结尾，采用朴素的叙述，塑造

出一位乡村妇科女医生的形象，

彰显对生命的人道关怀。

莫言认为，一个小说家应该

也是一个剧作家，像老舍、萨特

等，兼顾小说与戏剧的创作。同

时，每一部好的小说里面，实际

上都包含着一部甚至几部话剧。

“戏剧，尤其是话剧，我认为

是我们中国作家的一个必修课，我

也认为，我们中国作家要改行写话

剧，实际上是‘当行本色’。因为我

们中国传统小说里面，看家本领是

白描，用对话把人物性格写得活灵

活现，这是值得发扬的传统。”

写作需要懂得人性

“我写剧本，其实是受了莫

言的鼓励。”

2001年，在前往瑞典的路途

中，王安忆一直听莫言讲话剧

《我们的荆轲》的故事，对写话剧

跃跃欲试：“莫言都在写了，我还

不能写吗？”

然而迄今为止，王安忆还没

有写过原创的剧本。2004年，王

安忆将张爱玲小说《金锁记》改

编为同名话剧，连续两稿被导演

黄蜀芹打回。“话剧跟写小说不

一样，写小说可以藏着掖着，让

读者有趣回味。我们这个戏台

上的东西，要立刻让观众有反

应，不要怕夸张。”

看了莫言的最新剧本《鳄

鱼》，王安忆产生好奇：“莫言，你

怎样处理舞台上有‘鳄鱼’这样

的动物？”莫言回答说，一种是用

假的鳄鱼，“电子鳄鱼”，另一种

则是演员扮演鳄鱼。王安忆赞

成由演员扮演，就像英国话剧

《战马》，“这就是艺术的感染力，

由一种材质换成另一种材质。”

“建议最后一场由人扮，因

为鳄鱼说话了。”陈思和笑着说。

莫言、王安忆与陈思和，两

位当代文学举足轻重的作家与

一位文学评论家，是多年的好

友。三位老友在复旦重逢，把盏

共话，妙语连连，轻松愉悦的氛

围令师生沉浸其中。

“在中国，最勤奋的女作家

是王安忆。”莫言说，王安忆写作

非常勤奋，书桌很小。

王安忆说，莫言作品中的有

一种“生物链”，他的世界里有好

多的动物，像鳄鱼、蛙、牛、狗。

“做梦经常梦到以前放过的牛”，

莫言笑谈，在生活中有很多与动

物相处的例子，便将这些生活经

验运用于文学创作之中，像是民

间传说也与动物有关。“农业社

会、农村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就

是人与动物和谐共生。”

陈思和认为，莫言和王安忆

两人创作的不同之处在于：莫言以

前的作品多写乡村，这次写了城市

生活环境中的作品；王安忆成长于

城市，主要的作品场景在上海、在

城市，写到乡村就格外出色。“对理

论来说，这一些相反的生活经验在

创作当中是怎么形成的？”

“写城市也好，农村也好，最

终是落实到写人性。如果你对

人性不了解，写什么都写不好。”

莫言坦言，“只有了解了某一个

群体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心

理状态，才可以写得深入透彻。

其实，现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

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了。”

学生与文学大师对话

“做复旦的学生真幸福！”一

位大一新生在抢到本场活动的

门票后，他的父亲给陈思和写信

说了这句话。

一个半小时的对谈结束后，

复旦学子纷纷举手提问。很多

人早早想好并写下了问题。

“刚刚三位老师提到了这个

城市与乡村的一个关系，其实我们

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出生在城市里，

在现在的文学里，我们还能怎么去

处理我们和故乡之间的关系？”一

位复旦中文系研究生提问。

“写你熟悉的、感兴趣的、有

意义的东西。”莫言建议，锤炼语

言，挖掘人物的特殊性，结合自

己最强烈的、最真切的感受，不

要管乡村和城市，想往哪里写就

往哪里写。

面对“选择王安忆哪篇小说

进行改编”的提问，莫言选择《向

西，向西，向南》。同时他打趣

说，“她的小说缺少‘刀枪剑戟’

的碰撞，写的都是比较绵密。所

以改成电影也不会太好看。”

一位理工科男生则提问了

“ChatGPT与文学创作”的热门话

题，莫言说，他曾试图用ChatGPT

写七律诗等，但发现ChatGPT创

作没有感情、没有原创性。

作为复旦大学第十一届读

书节系列活动之一，“大家谈：文

学与舞台”由复旦大学图书馆、

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在图书馆

馆长陈引驰向嘉宾赠送图书馆

特藏书籍的环节中落下帷幕。

未来属于青年一代

莫言与王安忆、陈思和对谈

前，接受了校融媒体中心记者的

采访。

莫言认为，总体来看，大学

生充满活力，一代人比一代人掌

握的学习技能更加成熟，学习的

热情也更加高涨，掌握的知识也

越来越立体。“不管在什么时代，

都可以说这样一句话，未来是青

年的，中国的未来是青年的，地

球的未来也是青年的。”

对目前在校的和即将入学

的大学生们，莫言感觉像自己的

孩子一样，很亲切。“在校园里碰

到一张张年轻的笑脸，就内心深

处感觉发自内心的一种温暖，很

高兴，祝福他们。”

本报记者胡慧中
本报记者戚心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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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王安忆、陈思和共谈文学与舞台
探讨基础学科
拔尖人才培养

本报讯 5 月 15 日，来自全
国18所顶尖高中的校长、副校长
齐聚复旦，共同探讨如何建立基
础学科拔尖人才发现、培养机
制，如何加强大学中学交流，共
同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复旦大
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出
席会议，副校长徐雷主持会议。

在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早
发现、早培养过程中，如何建构
自主的人才培养体系，金力认为
一是把握“全链条”培养，让中学
及早参与人才培养；二是抓住

“关键少数”的拔尖创新人才，尽
可能早地发现、发掘那些在基础
学科方面有天赋、有创造力、有
潜能的创新人才，并给予他们充
分展现天赋的机会和平台；三是
推进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范式改
革，为有天赋的学生营造原创、
开放、包容的培养体系，为他们
的兴趣和天赋开辟一条可以走
通、走顺的成长之路。

中学、大学同心协力才能造
就拔尖创新人才，全链条培养才
能最大程度上发挥基础拔尖人
才的天赋。过去十年，复旦在不
断尝试“加长”人才培养链条：一
方面，厚植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的
沃土，将本硕博教育有机整合；
另一方面，通过“中学学术实践
基地”建设，提前发现“擅长提问
题的人”、发现真正具有探索精
神和原创能力的创新人才。

金力表示，复旦将结合国家
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建设，加快
推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行
动计划”，聚天下英才而育之。

本报记者赵天润

校企合力打造
生物医药产业

本报讯 5月21日，复旦大学
与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浦东新区举
行。上海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
委书记朱芝松，浦东新区副区长
吴强，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常务副
校长许征，扬子江药业董事长徐
浩宇、党委副书记蔡伟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许征和蔡伟代表
双方签署校企战略合作协议，朱
芝松、金力、徐浩宇等见证签约。
朱芝松、金力、许征、吴强、徐浩宇
等共同启动扬子江（上海）高端生
物医药产业园区一期项目。

据悉，扬子江药业与我校共
建的“克服递药屏障高端制剂全
国重点实验室”，已于今年3月获
国家科技部正式批准。校企双
方将进一步围绕科研创新、平台
建设、人才培养、党建联建等方
面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来源 / 校外合作处

“我觉得作为一个剧作家，坐在舞台下面，看着自己的剧本，在舞台上由演员扮演，这种感觉还

是挺幸福的。”莫言说，“未来是青年的。在校园里碰到一张张年轻的笑脸，就内心深处感觉发自内

心的一种温暖。”


